
飆舞人物─李靜君 

時而是靈動輕盈的筆墨精靈，時而是虔誠莊嚴的祈天婦人，時而是悲傷淒絕的黑

衣女子。李靜君，雲門舞集首席舞者。自 16 歲那年踏入雲門，倏忽至今，10 多

年光影劃過。 

在鬆緊合宜間，掌握舞動與人生 

舞台上的李靜君千變萬化，尤其令人讚嘆的，是雲門經典舞作「九歌」中的女巫，

「家族合唱」中隻手起舞的「黑衣」段落。而舞台下，很多人對靜君的印象是「嚴

謹」。 

「他們所謂的嚴謹，我想是指『專注』。」披著一頭長髮的李靜君，若有所思的

說。「人家說我嚴謹，我倒是覺得自己是想做就要做好。我是活在當下，享受當

下的人。平常最專注的三件事就是：吃飯、跳舞、睡覺。」 

不過，「這是一種『放鬆的嚴謹』，不要因為太嚴謹而忘了怎麼去享受舞蹈。」靜

君說起一段故事，就發生在雲門舞者初習太極導引時。 

太極導引講究身心放鬆，從而進展到人際關係的鬆緊合宜。多年前雲門就邀請研

創太極導引的熊衛老師前來授課，某次練習中，其他舞者都出現了「發功」的氣

流共振現象，只有靜君沒有，因此請教熊老師。「熊老師只說：『因為你的心沒放

鬆。』當場我只覺得像是臉被打了一個耳光，整個人轉了一圈再回到原地。我終

於知道跳舞不是只有身體在跳，舞者心裏在想什麼，都被看得清清楚楚。」 

到今天，「坦白說，我還在尋找鬆緊之間的平衡點。」像剛於 2001 年年底結束的

「行草」，演出期間，靜君曾試著在暖好身子之後，以想像的方式練習即將演出

的舞步。「表演時，我很冷靜的看待正在演出的自己，發現效果甚至更好！」而

這種嚐試，也讓她驚覺以往的「用力過度」。「以前我做很多事都花太多力氣了，

人不是什麼事都要用力的。不過一定要經過這個階段，才會學到如何將力氣收放

自如。就像在跳行草的那一段快板，快速中帶有輕柔，這是需要磨練的。」 

「收放自如」，用在舞蹈中，可以勁隨心轉；放在人際關係上，則是進退得宜。

近年來身兼雲門排練指導的靜君，體會更深。 

剛接任排練指導時，「我一看到舞者的動作有問題，焦點只會放在糾正動作上，

但常常說了好幾次都無法改善。」語氣之中，依稀想見靜君當時的氣急與無奈。

「後來覺得這不是最好的相處方式。我現在會在意的，是如何讓對方了解問題所

在，又不傷害對方。」 



排練肢體，也排練心情 

一位單純的舞者，只要做好所有動作，並且在不斷的演練中，找出最完美的呈現

方式。但排練指導，不只要求自己的舞蹈動作，更要以旁觀的角度，感受其他舞

者展現的動作，經過消化、歸納與分析之後，給予適當的建議。「舞者的個性與

資歷不同，溝通方式也不同。我也必須看到舞者的潛力、工作態度、情感，做良

性的鼓勵與刺激。」 

排練指導不只是從技術上幫助舞者，也可以從情感上幫助他們。「有時候動作上

的瑕疵，是來自於心理上的障礙。以前我只看到表面的不完美，現在我會深入的

想，這個瑕疵動作背後的心理層面是什麼，而它是當事人自己都不知道的問題。

相較於技術修正而言，從情感的角度提醒舞者時，往往更直入人心，切中要點。」 

「放下」之後，後退即是向前 

能扮演這樣的幕後角色，靜君也走過相當多的歷練與起伏。 

雲門至今 28 年的歷史中，靜君與其共渡超過一半的日子。這期間，她也曾歷經

幾度「放空」，重新充電。最近一次是在 1998 年，雲門成立 25 周年公演一結束，

她立刻搭機赴英國，展開第二次進修。對靜君而言，「放下」是這兩年進修獲得

的最大啟示。 

在那之前，因家中父母年長、親人健康等因素，曾讓靜君對出國十分猶豫。「後

來熊衛老師告訴我：『你的喜怒哀樂，全部放下，一樣也不要帶走。每一個人都

是獨立的，留在這裏不會解決任何問題。』這句話給我很大的支持。」長髮這時

盤了起來，視線直指回憶，靜君削瘦的臉部輪廓更加明顯。 

放下對親人的掛念，勇於面對沒有舞台光環的自己。「對我而言，再一次出國唸

書是一項很大的考驗。因為到了英國，你什麼都不是。」慢慢的，靜君從以前的

光榮與成就中，再一次檢視自己是不是因為太過光彩而無法折腰，也從進修的語

言挫折中學到：承認自己的「不能」。 

「在台灣的工作環境中，好像別人有要求，我就能做到，但其實在我的生命中，

有很多做不到與令我悲痛的事。我突然覺得，自己不用當一個鐵人，當一個超人。」

放下曾有的光環，承認自己的軟弱，並不表示不積極看待任何事。靜君察覺到，

在不刻意要求一定要做到最好的心態下，成果可能更好。「因為這是更平等對待

生命的每一件事，而不是只挑自己喜歡的努力完成。」 

同樣的，在出國之前，把曾經讓自己演出精采的角色，交給別人詮譯，也讓靜君

經歷一番心理掙扎。「誰不怕別人跳得比自己好？但這時才能知道，自己的胸襟



到底有多大。一定會有不捨，但我必須『放下』。給出去，不會讓自己更窮。」  

從英國拉邦舞蹈中心，取得舞蹈碩士學位歸國之後，靜君在往後的每一支舞作

中，份量不再像 25 周年公演之前那麼重，不再經常擔任「主角」地位，卻往往

為舞作畫龍點睛。「當主角會有壓力，不當主角，壓力也應該和當主角的人一樣。

除非自己堅持『不當主角』是一種『失去』，不然誰會真的認為失去什麼？」  

嬌小的軀體  巨大的光芒 

約莫 150 公分的身高，不是明星級的外表，卻無礙於靜君在舞台上，總能展現巨

大的能量，吸引觀眾的目光。在不是舞者「高」標準的外觀條件之下，靜君如何

看待自己？又怎麼突破身高上的限制，散發出驚人的光芒？ 

「我年輕時，這個狀況帶給我很大的苦惱，但是我必須接受這樣的事實。其實這

個身體雖然不好看，卻很好用，它有很好的柔軟度和敏銳度。我感激這個身體，

它有自己的靈魂。」 

靜君笑說，身材頗高的名作家席慕蓉，就曾經在雲門一次演出後到後台，捧起她

的臉就像捧起水一般，問她身體裏是不是有另一個「巨大的靈魂」。「我不知道是

不是真有另一個靈魂在我的身體裏，或許有吧。不用的時候，它就躲在心中的小

衣櫃裏；一旦要表演，它就像野獸一樣衝出展現。所以我慢慢不在意自己的身體

長得怎樣，一方面是因為自信，一方面也是因為我相信心裏面的另一個自己。」 

用靈魂舞動，帶動身體，帶動心境。每次舞動前，暖身的過程對靜君來說，是在

「暖心」。「心境有多大，人就會有多大；愛有多大，痛就會有多大。這種情感表

現在肢體上，可以堅強，可以婉約。」說話間，揮動的手勢，比出「大」與「小」

的空間差異，她心裏的那隻野獸，似乎若隱若現的探出頭來。 

坦蕩透明  純粹真實 

經歷幕前幕後的角色更迭，人生鬆緊，如今的靜君說，「我不要只當一個會跳舞

的人，我要當一個快樂的人，我要知道我的愛有多大，我可以給多少人，我可以

和別人分享多少事。很多習慣台前風光的人最後會放不下掌聲、聚光燈、成就感，

受不了觀眾的目光在別人身上，因此憤世嫉俗，鬱鬱而終，我不要當這樣的人。」

清澈的目光，肯定的眼神，靜君更知道心中最純粹的自己，與最純粹的想望。 

「在舞蹈的世界裏，我越來越快樂，越來越赤裸，越來越透明，沒有什麼可以騙

的。」「跳舞」之於她，從工作變成生活，再變成生命。「我希望自己是一個越來

越圓融的人，看得清自己的角色，對很多事可以看得透徹。突然間，人的負擔變

小了，舞蹈的空間變大了。」 



因此，她心甘情願被舞蹈「附身」，多年來堅守同一份工作。「三日不跳舞，我連

面目都不清楚。」一句話，道盡李靜君對跳舞的熱愛，與人生的執著。 

(文／李幼寅) 

訪後小記： 

「悲傷」是什麼？對靜君而言，悲傷像是個無形卻自由移動的物體，會撞擊你的

身軀，讓你不由自主的難過、流淚。2000 年雲門的「年輕」公演中，靜君舞出

悲傷，不但自己投入其中，更感動了前來觀舞的眾多觀眾，其中一位就是名詩人

席慕蓉。為此，席女士寫下一首詩送給靜君，詩中心情的描述，讓靜君讚嘆不已，

久久低迴。 

舞者─給靜君 

你出現之後 舞台 

忽然變得遼闊而又寂靜 

我們才發現 在你身旁 

那雲霧是如何地奔湧追逐 

宛轉挪移成形  

 

你微微側身 舉臂 

我們才看見了 光 

不動之動 不舞之舞 

喚醒眾生正困於鐵鑄的千層桎梏 

這沈默的說法者啊 

 

你用軀體 

穿透我們一切的顛倒夢想 

艷美 而又絕望  

(收錄於「八十九年詩選」／台灣詩學季刊雜誌社出版， 

原刊於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